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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知的自觉控制与可靠叙述的张力
———以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例

朱　斌，魏　珊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小说的可靠叙述者凭借其全知全能，常对人事物象进行过多的直接评价，往往导
致作品意义世界过分清晰。成功的可靠叙述者，常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在清晰中注入必要的

含混，最终促成可靠与不可靠的矛盾统一，从而有效强化其叙述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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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指出：“当叙述者为作
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

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

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１］１７８。他的意思

是：叙述者对隐含作者思想规范的背离、差异与对

立，意味着其叙述的不可靠；相反，叙述者对隐含作

者思想规范的趋同、接近或一致，则意味着其叙述

的可靠。赵毅衡曾做过切合布斯本意的阐释：“如

果这个隐指作者体现的价值观，与叙述者表明的价

值观不同，叙述者就成为不可靠的”［２］６９。其言外之

意是：如果隐含作者的价值观，与叙述者一致，那叙

述者就成为可靠的了。因此，可靠叙述者意图倾向

与作者一致，似乎是作者进行叙述，他们常置身于

故事之外讲故事。“因为他们不出现在故事中，因

为他们占据相对于故事较高的叙述权威的地位”，

“获得了常被称为‘全知’的特质”［３］１７１。这样，他们

常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往往代表作者对人事物

象进行直接而可靠的评论，如里蒙凯南所说：“可靠
的叙述者的标志是他对故事所作的描述评论总是

被读者视为对虚构的真实所作的权威描写”［３］１８０。

一

然而，小说的可靠叙述者，一直存在一个普遍

缺陷：“可靠叙述者因为全知全能，所以他常给读者

过多指引，小说的意义世界往往就毫无遮拦，他拥

有直接评论的权威，所以往往过度发挥，说教味过

浓，甚至粗暴生硬，让人难以忍受”［４］。这不但使其

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缺乏必要的鲜活生动性，而且

还使作品意义世界缺乏必要的朦胧蕴藉性。读者

往往无法摆脱其无处不在的“权威意志”，常处于被

动接受状态：不必产生自我的判断与感悟，只需被

动接受其全知观点，被动听从其权威说教即可。这

就拒斥读者对文本做必要的想象与填充，拒斥读者

的个性化解读，从而割断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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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交流。

所以，可靠叙述者凭借其全知全能，常直接对

人事物象进行可靠判断，喜欢把一切都和盘托出，

难以给读者留下回味余地和想象空间。这在我国

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
时小说的可靠叙述者往往具有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的权威评判功能，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意识形态议

论侵吞故事的正常叙述。因此，在当时的小说中，

可靠叙述者直接的意识形态议论泛滥成灾，完全沦

落为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从而将其

对直接介入权利的滥用推向了极致，以至于形成了

高度模式化的可靠叙述规范：往往以明确的主流意

识形态话语，直接对人事物象作意识形态提升，赋

予它们明确的主流意识形态意义，从而成为当时主

流意识形态的明确标志。

仅以敖德斯尔（蒙古族）的小说为例。其《金色

的波浪》叙述到：“这男人就是那刚从部队转业回来

的小伙子孟根乌拉。……他在七年多的部队生活

中，不仅受到了毛泽东思想教育的熏陶，还学会了

许多科学文化知识”［５］８８。这是可靠叙述者对人物

进行的意识形态提升。而其《打“狼”的故事》则叙

述到：“巍峨的大青山呵，……像一排全副武装的英

雄，举起那巨大的双臂，迎接着胜利归来的草原战

士！”［５］１７５这则是可靠叙述者对自然物象进行的意识

形态提升。其《一枝被踩伤的幼苗》则叙述到：“在

那十年动乱的岁月里，夫妻离婚、父子决裂、兄弟之

间害怕接触、亲友之间害怕来往，这种种不正常现

象难道还少吗？在那场大风暴中，有多少个像乌恩

奇的父亲那样的无辜群众，白白断送了宝贵的生

命”［５］３０９。这则是可靠叙述者对事件进行的意识形

态提升。

这样，小说的意图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意

图———就过分清晰而明显。小说叙述者的话语，就

代表了权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意识形态的声

音便好像神谕，控制了一切。于是，除了高亢的意

识形态声音，我们根本听不见可靠叙述者的个性化

声音，叙述者完全成了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因此，

在意识形态的高音压制下，叙述者其实名存实亡，

成为意识形态的传声筒。为了保证意识形态主题

的鲜明，当时的可靠叙述者还常直接对读者进行关

于人物、事件的意识形态阐释，以防止读者阅读理

解上歧义的产生。因此，小说中人物与事件的含

义，早被可靠叙述者直接点明了———直接做了明确

无误的意识形态阐释，读者的理解就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读者就成为一个被动的接收器。

可靠叙述者这种对全知权利的滥用，还导致了

一个严重后果：人物也泯灭了个性，成了作者的傀

儡和传声筒，因而缺乏自我个性化的声音与话语。

其根源在于，作者凭借可靠叙述权威，毫不给予人

物必要的尊重，因而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悟，硬

塞给了笔下人物，这就违背了人物话语与人物性格

的同一性规律。因此，作品中的不同人物，往往有

着同样的观点，讲着同样的道理，说着同样的话语。

譬如，在居玛德里·马曼（哈萨克族）的《彩虹下》

中，沙布尔阿勒老汉表达了对社会腐败的不满：“究

竟是谁在破坏森林，谁在非法利用土地，谁在污染

环境，谁在践踏法律，谁在以乱收费不仅富了自己

的口袋，而且还满足情妇的需要，又是谁在暗地里

勾结起来贪污受贿，并利用手中的权力买官卖

官”［６］５０８。阿斯哈尔老汉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有

极少数贪婪的人却无法无天，在短短的几年里，通

过各种手段，混进社会要害部门，不仅严重损害了

国家的利益，而且也严重地坑害了老百姓”［６］４９８。一

位司机也表达过相似的看法：“他们（指警察，笔者

注）从来往的行人和车辆中捞取好处，……他们勾

结一些臭名昭著的倒卖木材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乡

村的小偷贩运牲畜和药材”［６］５０５。

这些人物话语，其实都是作者价值观和态度倾

向的可靠代言，因而与可靠叙述者的话语完全一

致。这是可靠叙述者滥用其可靠权威的必然结果：

统一了不同人物观念和话语风格。于是，人物便丧

失了自我个性与声音，而成了作者及其代言人———

可靠叙述者———的传声筒，作品总体的话语风格就

变得极其单一。詹姆斯·费伦将这种现象称为“面

具叙述”：人物被可靠叙述者“用作一个面具，隐含

作者就是通过这个面具说话的。即是说，一个叙述

者的人物可能是功能性的，甚至于充当隐含作者的

替身，隐含作者通过这个替身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

看法”［７］８４。这样，作品的意义世界就过于清晰，就

失去了咀嚼回味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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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破坏了优秀小说叙述者话语与诸多人物

话语之间所应有的对话性、双声性或复调性，也破

坏了叙述者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所应维持的必要

张力，就成为失败的可靠叙述。巴赫金曾明确指

出：一个小说家，如果“对现实中正在形成的语言所

具有的天然的双声性及内在的对话性充耳不闻，那

么他永远不会理解、也不能实现小说体裁的潜力和

任务”［８］１１３。当代许多小说就如此，往往忽视了叙述

者话语与人物话语之间的双声性、对话性，也就忽

视了不同话语形式之间的必要张力，而把作者的话

语硬塞进了不同人物的喉咙，强迫人物充当作者及

其代言人———可靠叙述者———的简单传声筒。这

样，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叙述者之间的话语的“内

在分野”便不复存在，人物的个性和生命亦不复存在。

这是当代小说可靠叙述的常见病象，许多作品

都感染上了这病症，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据此，小

说的可靠叙述者，应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以在

清晰中注入必要含混，在透明中融入必要朦胧，在

可靠叙述中融入巧妙遮蔽，最终促成可靠与不可靠

的矛盾统一。可见，其叙述张力的生成机制，是可

靠介入中融入不可靠的遮蔽和含混，最常见的方式

是：可靠叙述者通过自觉限制其可靠权威，尤其是

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促成其可靠倾向的含混

化。因此，成功的可靠叙述者，总会在其全知叙事

中自觉地“反全知”，故意限制其全知全能，甚至故

意变得极其“无知”，以增强其叙事的含蓄性和朦胧

性，给读者留下必要的想象空间和回味余地，从而

有效强化其叙述张力。

二

可靠叙述者这种自觉的“反全知”，往往表现为

故意留下诸多“省略”，形成富有意味的叙述“空

白”，从而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梁

志玲（壮族）《暗流》中的叙述者，就常自觉地限制其

“全知全能”，故意留下了诸多有意味的省略与空

白。譬如，叙述者在小说开篇叙述了三个场景：其

一，一个男人拉着一位梳羊角辫的小姑娘的手过铁

轨；其二，那个男人同一个年轻女人闹别扭；其三，

那个年轻女人送梳羊角辫的小姑娘上学。据此我

们知道：那个男人是梳羊角辫的小姑娘的父亲，而

那个女人则是小姑娘的母亲［９］。

但这里的叙述，却留下了明显的省略与空白，

也就巧妙地设置了诸多悬疑。比如，那个梳羊角辫

的小姑娘是谁？她叫什么名字？她父母姓甚名谁？

是什么身份？他们究竟怎么啦？按理，叙述者是全

知的，对这些问题都一清二楚，因而完全可以将它

们和盘托出，毫无遮拦地告诉读者，但他偏偏没有

这么做，故意不说，这就是对“全知全能”的自觉限

制，故意留下了诸多叙述“空白”，平添了几分含混

与朦胧。其叙述便张力蕴藉，有了耐人回味的余

地。直到后来，叙述者才弥补了上述诸多空白，断

断续续告诉我们：那小姑娘叫索妮，她爸爸叫索俊，

是一位水电工，她妈妈叫李菊，是铁路职工食堂的

临时工，她爸抛弃了她们母女，跟一位叫胡丽的女

人结婚了。

叙述者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而故意留下叙述

空白，这在该篇小说的其他地方也存在。比如，索

妮初中毕业填考中专志愿时，叙述者告诉我们：母

亲李菊要求索妮填铁路运输学校，索妮沉默着就是

不填，李菊轻轻说了一句“你填铁路那个学校，他会

帮你的”，索妮假装没有听见，她知道那个他是

谁［９］。但那个他究竟是谁呢？叙述者在此并没有

明确说出来，这也留下了一个耐人回味的叙述空

白。虽然没有明说，但聪明的读者结合上下文语

境，却不难知道：那个他就是索妮母亲的情人———

铁路段的领导王大段长。再如，叙述者讲述索妮上

中专的情况时，叙述道：有人写了匿名信到校方，揭

露了黄老师和潘老师的有伤风化。但写匿名信的

人究竟是谁呢？在此，叙述者也没有明确告诉读

者，因而也留下了一个叙述空白，从而形成了一个

悬念。直到很久以后，叙述者才填补上这个空白，

告诉我们：“很多年前，索妮戴上手套，捏起笔，写了

一封信，匿名的，揭露了黄老师和潘老师的私

情”［９］。

在另一处，叙述者叙述道：那一次一个男人看

到索妮穿过枕木区，目不转睛。那天他尾随她摸清

了她上班的地方。这个男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他想干什么？对此，叙述者也没有进行明确叙述，

也留下了空白与悬疑。直到后来，叙述者才告诉我

们：这个男人叫范难，是一家银行的领导，他凭自己

的身份把索妮调入银行，把她发展成了其情人。这

样，叙述者在其叙述中多次自觉“反全知”，常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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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诸多省略和空白，故意为其叙述增添几分含混

和朦胧，从而有效克服了可靠叙述的常见缺陷：过

分透明。这就促成了清晰与含混的对立统一，也促

成了可靠叙述与必要遮蔽的有机一体，因而是有助

于叙述张力的生成的。

这种可靠叙述者自觉的“反全知”，在小说中往

往还表现为故意采用诸多揣测与不确定语气，从而

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赵剑平（仡佬

族）的《小镇无街灯》，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可靠叙

述，但我们看其这几处叙述：“从黑鸦坎嫁上街来的

新媳妇梦碧不会明白———也许还有一些人也不会

明白”；“人们还在等待着，谛听着，似乎有一点事情

就要发生”；“仿佛只是眨眼工夫，那拨年轻人就跳

趴了，跳散了”；“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事情正酝酿

着呢？”［１０］这些叙述，采用了“也许”“似乎”“仿佛”

以及“是不是”等明显不确定的语气，形成了明显的

揣测语句。而可靠叙述者是全知全能的，他怎么能

如此频繁地使用不确定的揣测语气呢？这是一种

语误吗？不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叙述策略，是可

靠叙述者对其“全知全能”的自觉限制：故意说得不

肯定。

我们再看几处更明显的地方。譬如：“砣子像

一截木头桩子那样一动不动地竖在阶沿上，仿佛什

么都明白，又什么都不明白”［１０］。按理说，可靠叙述

者是有权力知晓人物内在情感心理的，因此，砣子

心理究竟明白还是不明白，他应予以明确叙述，但

叙述者对此偏偏含糊其辞，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

仿佛又什么都不明白，因而对其情感心理并没有进

行明确叙述，这就留下了几分朦胧。再看：“余警官

想起什么似的，又回过头来，像是说给砣子听，又

像是说给别的人听，高声大气地吼着……”［１０］这

里，叙述者也采用了不确定语气，也故作不知。其

实，可靠叙述者完全可以明确告诉读者：余警官究

竟是不是想起了什么，究竟是说给砣子听，还是说

给别人听，抑或是既说给砣子听又说给别人听。

但他偏偏不明说，其叙述就有了几分含混与模糊。

因此，可靠叙述者的这种不确定叙述，其实也是一

种巧妙的“反全知”，它使得“全知”与“限知”、可

靠与含混既矛盾又一体，因而也有效强化了叙述

张力。

三

可靠叙述者这种自觉的“反全知”，往往还表现

为故意转化为客观视角（即外聚焦视角）以形成客

观叙述，从而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

在赵剑平（仡佬族）的《小镇无街灯》中，可靠叙述者

往往就自觉限制自己的“全知”，常转换为一种客观

视角，不对其所叙述的人事物象作主观评价，也不

涉及所叙述人物的内心感受，而只进行近乎客观的

戏剧化展示。因此，小说中的许多片段，单独看，极

像戏剧的剧本片段，主要由人物对白构成，而叙述

者的叙述，则只像舞台提示一般，极其简略。我

们看：

“一夫一妻制”是哪样说的？

“你说说，”妇联主任来了一些兴味了，“我

想听听你的看法……”

“一个人管一个人，”砣子说，“一个人用一

个人。”

“作为朴素的理解嘛，”王么姐说，“是可以

这样理解的……”

“那么我犯哪样政策？”砣子说，“人家用

过，我就是不能用……”

妇联主任愣了愣，尴尬地笑了笑，站起来

走了。［１０］

这里，原本全知的可靠叙述者，对人物保持沉

默，拒绝对其进行直接的评论，只是客观地记录其

外在的言行，而毫不涉及其内在的情感心理，因而

成为典型的客观视角。这使其叙述带上了客观、冷

静的风格：既没有强烈的情感抒发，也没有明确的

思想表达，既没有对人物进行主观评价，又没有涉

及其主观的情感心理。但叙述者保持客观，不对人

物进行主观评价，却并非不要其主观倾向，而是使

其主观倾向隐蔽化、含混化了。具体地说，叙述者

的主观评价，是以人物偏激的“自我暴露”细节为

“客观对应物”的，从而巧妙而可靠地暗示了出来。

因此，我们从砣子对“一夫一妻制”明显偏激的理

解，不难感受到叙述者对他的主观态度：批判其狭

隘、偏颇与荒唐可笑。

这样，客观呈现中其实有着巧妙的主观倾向暗

示，全知叙述中又融入了客观的限制视角，这就促

成了客观与主观之间、全知与“反全知”的矛盾统

一，也就有效增强了可靠叙述的叙述张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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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小说中，可靠叙述者采用客观视角进行客观

叙述，也是其自觉限制“全知全能”而进行“反全知”

的一种有效方式。于是，叙述者原本有权利进行主

观评价却常常自觉限制，保持客观，故意不评，可靠

介入因此就含混化了，其可靠叙述也就有了几分含

混和遮蔽，因而张力蕴藉，意味深长。

可靠叙述者这种自觉的“反全知”，往往还表现

为故意借助人物的限知视角，形成限知叙述，从而

促成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在肖勤（仡佬

族）的小说《暖》中，可靠叙述者在很多时候虽然保

留着自己的叙述声音，但却放弃了自己全知的视

角，而灵动地采用人物的有限视角，进行观察和感

知，从而缩小了自己的叙述范围。其有时采用的是

村主任周好土的限知视角，如：“村主任周好土让躲

不开的太阳晒得眼冒金花，……眼角扫见小等被背

筐压弯得只留个头了，赶紧走上去搭手接下筐”［１１］。

有时，又换用村小老师庆生的限知视角，如：“院子

外有什么声响，的，是狗或猫或人的脚步？

庆生心惊胆战地从窗棂往外左右张望———院子里

静悄悄的，明亮的月光均匀地洒在院坝里，把院坝

变成了一面清亮的镜子，老黑在空牛棚边缩着头睡

觉”［１１］。这破坏了可靠叙述者“全知”视角的单一

性，叙述因此变得摇曳多姿，拓展出广阔的张力

空间。

然而，其视角的转换又并非是随意而任性的，

主要集中在主人公小等身上，因此，叙述者主要借

用的是小等的限知视角。比如：有她对往事的回

忆，有她对庆生老师的良好感知，更多的，是她对疯

了的奶奶的害怕与恐惧。这个重点人物的限知视

角，既是叙述者的意图中心之所在，又是一种强大

的统一力量，它使流转的视角有了一种清晰而连贯

的脉络感，因而并不杂乱无章。就像九曲黄河，虽

曲折扭转，左奔右突，但总是从高往低、由西向东，

一路奔流而去。而且，变换的人物限知视角，又总

与可靠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交织在一起，终究是在

“全知”视角下的“限知”，因而促成了全知与限知的

矛盾统一，从而也有助于叙述张力的强化。

综上所述，对当代小说的可靠叙述者而言，通

过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能有效强化其可靠叙述

中必要的含混和遮蔽，从而能有效强化其叙述张

力。据此，小说可靠叙述者其叙述张力的生成机

制，主要就是促成其可靠叙述中必要的含混与遮蔽

机制。从理论上讲，文学张力“是差异因素有机统

一或矛盾因素融合一体而导致的动态性或戏剧性，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整体魅力或总体效果的超常

性”［１２］。促成诸多矛盾因素有机一体，这是艺术张

力生成的关键，而可靠叙述者自觉限制其“全知全

能”就如此，它促成了诸多矛盾因素的对立统一：这

种对立统一存在于全知与限知之间，显露与遮蔽之

间，清晰与含混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但终归表现

为可靠与不可靠之间的有机一体。强化的亦此亦

彼思维，是艺术张力生成的独特思维，而可靠叙述

者自觉限制其“全知全能”也如此，它正体现了这种

强化了的亦此亦彼思维：越是全知，越要限知；越是

主观倾向，越要客观暗示；越是可靠叙述，越要不可

靠遮蔽；越是清晰显露，越要朦胧含混；越是直接介

入，越要巧妙隐退。

所以，对小说的可靠叙述者而言，单有可靠评

价与介入，而没有巧妙而必要的含混和遮蔽，必然

会导致其失败，也必然会导致其叙述张力的匮乏。

因此，成功的可靠叙述者，其直接是可靠的，但又总

存在巧妙而必要的含混和遮蔽，终归促成了可靠与

不可靠的有机一体。可见，一味的可靠叙述，只会

导致过分的清晰、透明与敞亮，像块透明的平板玻

璃，这常是各种功利文学、党派文学用以诱人的诡

计，其实是可靠叙述的敌人，是谋害叙述张力的元

凶，只能导致可靠叙述的审美贫血。因此，以此寻

求读者的喜爱和留恋，只会事与愿违，导致读者的

抛弃和走失。这是当代小说在可靠叙述方面长期

探索积累而成的宝贵经验与教训，因而值得今天的

小说家们认真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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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西部论坛》入选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近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４年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校学术期刊《西
部论坛》入选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２０１４年版（即第七版）之经济学／中国经济
类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众多期刊工作者及相

关单位专家参加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成果以印刷型图书形式出版。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每三年评选一次。评价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相结合的方法。定量评价

指标体系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被重要检索系

统收录、基金论文比、Ｗｅｂ下载量、论文被引指数、互引指数等１２个评价指标，选作评价指标统计源
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５０余种，统计到的文献数量共计６５亿余篇次，涉及期刊１４７２８种。参加核
心期刊评审的学科专家达３７００多位。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式出版的中文期刊
中评选出１９８３种核心期刊。其中，经济学／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３０种。

《西部论坛》创刊以来，坚持“学术为本、突出特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办刊理念和“不唯上、

不唯书、不唯洋”的原则，在作者、读者、审稿专家、编辑和期刊界同仁的支持下，踏实办刊，不断探索

创新，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日益提升。

这是《西部论坛》继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高
校百强社科期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期刊”之后的

又一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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